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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5日，电视剧《金关》研讨会在京举行。
该剧以一线海关人员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讲述了海关旅
检关员依法履职、勇于负责、敢于斗争、坚守岗位、捍卫国
家利益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办公厅新闻办公室主任陶
永表示，《金关》透过真实案例摹写社会众生相，以富有时
代感的画面，展现了生动立体的海关旅检工作，让更多人
看到了平凡岗位的不凡力量。

该剧导演黄伟谈到，为还原真实场景，拍摄过程
中，要求演员做到“识物、识人、表演”三位一体，并通过

跨场景不间断拍摄，展现一线海关工作人员的定力与
担当。该剧总编剧吴迎盈谈到，剧作深耕海关以老带新
的优良传统，聚焦旅检人“百步识人”的能力，关注与大
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案件，以期拉近剧集与普通观众的
距离。

专家认为，《金关》为大众了解海关旅检工作提供
了窗口。该剧不止于讲好一个行业故事，而是呈现了一
种“以职业写国家、以岗位写信仰”的叙事可能，让观众
深刻理解海关旅检人的信仰与担当，具有积极的价值
引领作用。

本报讯 6月8日，十集大型人文历
史纪录片《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全国首
播看片仪式在京举行。该片以《四库全
书》自编纂至今250余年的历史变迁为主
线，讲述了从编纂、征书、七阁庋藏，到因
政事变迁而阁书分离、阁毁书亡，乃至近
代护书、迁书、印书、续书等一系列重要历
程。制作团队辗转16座城市实地探访，
系统梳理了北四阁、南三阁的兴衰流变与
后世复刻历程。

该片采用“故事+解说”的双线叙事
结构，由演员黄品沅等传神演绎，辅以权
威专家讲解与珍贵资料，生动再现了纪晓
岚、周永年伏案校书，陆锡熊、陆费墀倾尽
所有，丁丙兄弟战火中抢救文澜阁残籍、
陈训慈万里护送典籍西迁等历史场景。

总导演徐灵光分享了创作初衷：
“《四库全书》里藏着的不仅是文字，是民
族精神和华夏文脉，更是中华民族共同
的精神家园。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纪录

片，让更多人了解历史、贴近历史，热爱
中华文化。”创作团队秉持以现代影像技
术活化古籍的理念，力求让厚重历史变
得可亲可感。

专家认为，该片以真实史料为根基，
用影像串联起《四库全书》坎坷而厚重的
命运，生动诠释了中华文脉生生不息、薪
火相传的内涵。该片不仅是对一段文化
历史的回望，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探索。

电视剧《金关》讲好海关旅检的故事 《跨越时空的四库全书》让厚重历史变得可亲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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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恬曾是知名唱片制作人，大众对这位宝
藏词作家的最初印象来自2005年火爆一时的
节目《超级女声》。观众记住了“超女”的那些
歌，如“一整片太平洋的海水，也无法熄灭我对
你所有思念和牵挂”（《甜蜜的我爱你》）。2012
年5月，在《中国梦想秀》（第三季）的舞台上，
唐恬的父母朗诵了身患鼻咽癌三期的唐恬在
病床上写的歌词《荣幸》：“我不是泡沫，我多荣
幸可以活。苦难是什么，够不够用来唱歌。”面
对厄运之际感人至深的文字以及父母的哽咽，
万千观众为之落泪。尽管味觉和嗅觉丧失，但
是独特的生命感受力、深刻的现实理解力、面
对历史的融通能力、优异的语言能力使得唐恬
在多年的影视剧作词的道路上不断收获鲜花
与掌声。在十多年无边无际与癌症抗争的黑暗
中，唐恬更像是一个追光者和孤勇者，她的影
视歌词也像是一束光，点亮了自己以及每一个
人心中的希望。

在影视配乐领域，主题曲与片尾曲从来不
单是影视作品的附属配乐，更是剧情的延伸、
人物的升华、主题的深化。在影视配乐商业化、
同质化、浅表化、独语化以及AI化的整体情势
下，大多数影视剧的歌词陷入不能有效传播、
缺乏长效传播的困境，而唐恬深耕影视歌词创
作近二十年，为多部口碑与热度“双高”的影视
佳作撰写歌词，涵盖现实、历史、职场、爱情、悬
疑、都市、青春等多元题材，实现了影视化、文
学性、大众化、传播性的有效融合，提供了全媒
体时代颇具代表性的传播样本，在一定程度上
重构了当代影视歌词的创作范式。

唐恬的歌词，在细腻、朴素、真情、动人的
底色外，不乏磅礴的家国情怀与人文力量，既
能精准贴合不同影视作品的主题内核、叙事调
性、人物弧光，又能极其可贵地跳出剧情的限
制而张扬普遍的人性与生命力量，从而具有更
大的共情空间与破圈效力。从《人世间》（电视
剧《人世间》主题曲）、《如愿》（电影《我和我的
父辈》主题曲）的沧桑岁月到《庙堂之外》（电影
《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写尽职场小人物的沉浮
与辛酸；从《无名的人》（电影《雄狮少年》主题
曲）、《追光者》（电视剧《夏至未至》插曲）、《体
面》（电影《前任3：再见前任》插曲）的少年逐
梦、爱情疗愈到《人间道》（电影《三大队》主题
曲）对良知正义的坚守……唐恬的影视歌词创

作凭借深刻的文本内核、独特的抒情表达与大
众共情能力实现了影视配乐的持续破圈，成为
华语影视歌词创作领域的标杆。

影视歌词属于“命题式创作”，作词人必须
深度服务于影视叙事，在剧情适配度、人物贴
合度方面要求严格，这也给创作者的自由度提
出了不小的挑战。唐恬直面这一创作难题，她
的歌词补充了影视镜头语言的局限，通过文
字、声音、想象进一步拓展了影视作品的时空
结构以及叙事的可能性。

见人生、见众生、见天地，唐恬的创作从来
不是滥情易感和凭空拔高，而是通过通俗、平
易、感人的话语方式抒写出绵绵不绝的真意，
做到了静水流深、润物无声。“草木会发芽，孩
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
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电视剧《人世间》片
尾曲以自然时间牵引出剧中人物成长的复杂
轨迹以及世事变迁。“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
蚁爬高墙。也只想有个墙缝等月光，低着头也
有月亮，照他步履忙，风来雨往。”《长安的荔
枝》片尾曲《庙堂之外》形象揭示了大时代下小
人物的职场困境及人格坚守。“我是离开小镇
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
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动画电影《雄
狮少年》主题曲《无名的人》聚焦少年在实现梦
想路上的彷徨、怯懦、遭受的非议与初心坚守，
通过不同的身份认同书写下小人物的情感体
认。“我要出了门的人再晚也回家，我要天上落
的雨又回到天上，我要吃这一口饭守这一野
荒，我要这人间所有道都在青天下。”电影《三
大队》片尾曲《人间道》在坚守正义的信念下张
扬了人性的复杂与救赎。《长沙夜生活》主题曲
《寄信人长沙》另辟蹊径，以拟人化视角将长沙
化作“写信人”，在方言化的对话与倾诉中将这
座城市的人间烟火、地方美食、地域风貌展现
得淋漓尽致。换言之，唐恬在“大”与“小”、“现
实”与“历史”的关系上处理精当，她没有拔高
现实和历史，而是着力聚焦历史变迁、现实巨
变下的人性微光、复杂裂变及人物成长轨迹，
凸显出大时代与小人物之间的戏剧化关联，彰
显命运的无常以及不堕本心的精神之光。

优质的文本内容是作品传播的根基。唐恬
影视歌词创作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切入角
度、生命感知、人文情怀以及个人化的现实想
象力和历史求真意志，这使得她的歌词摆脱了
多数影视歌曲“剧热歌热、剧了歌凉”的即时性
传播困境，而拥有共情的空间和精神穿透力，
能够突破年龄、职业圈层，进而抵达、感染更多
受众。

歌词不同于现代诗，它侧重的是通俗化的
语言表达，要求受众不仅能听得懂而且要产生
共鸣，并通过文字、声音、旋律的共振大大降低
传播门槛。唐恬的影视歌词通过提供生动的时
代情绪价值和正能量而实现全民适配，更加契
合大众的生活节奏以及情绪机制，更易实现全
民破圈。与此同时，唐恬的歌词大多简洁、凝练
而又富于象征意味，往往用日常化、质朴化、口
语化的文字传达深层情感与深刻哲思，通过不
事张扬的抒写方式达到化人的效果。更为重要
的是，唐恬的影视歌词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她
笔下的词句打通了历史、现实与个人之间的通
道，比如，将职场人的坚守转化为对抗俗世浊
流的情绪载体，形成超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
这些充满温情和人性力量的歌词，通过短视频
的方式被大量运用于文旅宣传、心灵疗愈、励
志感悟、生活记录等二次创作场景，形成裂变
式的传播样态。

唐恬的歌词创作并未迎合资本逻辑和流
量法则，始终根植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兼顾
历史与现实的多元样貌，聚焦平凡生活、人生
磨难、坚守过程中人性的力量以及爱的温暖。
她的创作不回避人性的复杂以及生活当中的
种种困境，因而沉淀出“哀而不伤”的底色。无
论是大江大河的历史浩荡，还是静水流深的家
庭日常，这些歌词都具有唤醒真情、温暖、大
爱、道义的力量。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

文艺深一度

影视主题曲与片尾曲从来不单是影视作品的附属配乐，更是剧情

的延伸、人物的升华、主题的深化。在影视配乐商业化、同质化、浅表化、

独语化以及AI化的整体情势下，大多数影视作品的歌词陷入不能有效

传播、缺乏长效传播的困境。唐恬的歌词创作根植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聚焦平凡生活、人生磨难，无论是大江大河的历史浩荡，还是静水流深

的家庭日常，都具有唤醒真情、温暖、大爱、道义的力量

从《低智商犯罪》的热播看——

悬疑剧的悬疑剧的““漫画式漫画式””改编策略与现实逻辑改编策略与现实逻辑
□赵 勇

近日，由紫金陈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低
智商犯罪》在多个平台热播，该剧荒诞喜剧加悬
疑犯罪的类型模式令人耳目一新，收获了不少观
众的认可与好评。然而，也有部分评论者尤其是
小说原著的读者认为，该剧削弱了原著的“黑色”
意味和冷峻质感，将一部表现小人物命运无常、
暗含悲剧意蕴的小说简化成了一部喧闹的小品
式搞笑剧。两种评价的“反差”既涉及当下文学改
编影视的策略，也指向目前悬疑剧类型创新面临
的问题，值得深思和讨论。

别让悬疑因“套路”而打折

近年来，悬疑犯罪类电视剧作品数量众多且
不乏质量上乘之作，从较早的《白夜追凶》《无证
之罪》，到后来的《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消
失的孩子》《三大队》《错位》，再到近两年的《漂
白》《被隐匿的真相》《黑夜告白》等，该类作品创
作势头有增无减。但随着此类电视剧数量的不断
增多，其中的“罪案套路”和“叙事手法”也逐渐呈
现出同质化倾向。当一部主打悬疑的作品因观众
对其“套路”的熟悉而不再产生“悬疑”观感时，该
类作品的核心“卖点”也就大打折扣。在这个意义
上，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可以说为此类电视剧创
作提供一个新颖的思路。

相较于《坏小孩》《无证之罪》等“高智商”悬
疑之作，《低智商犯罪》在紫金陈的悬疑推理系列
小说中显得独树一帜。小说中，犯罪者不再是心
思缜密的高手，而是一个神经质的黑心富商和几
组运气不好的“笨贼”。破案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神探，而是一个在领导眼中“能力不足”甚至

“不怎么会破案”的刑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却在小说中阴差阳错地接连破获多起重案、要
案、大案。不管是黑心富商、命案凶手，还是江湖
悍匪、街头蟊贼，都鬼使神差、误打误撞地被他轻
松缉拿归案。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定注定了这部
小说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悬疑推理小说，它
既不坚守“本格”，也不完全“社会”，或可将其命
名为“荒诞现实主义”派，而且还在众多悬疑推理
作品中自成一派。

面对这样一部小说，如何将其改编成一部成
功的电视剧，至少需要考虑并解决好以下三个问
题：第一，小说《低智商犯罪》虽然有“悬疑”的标
签，但故事内容的悬疑感并不强，小说吸引人的
地方也不是罪犯的犯罪手法和警察抽丝剥茧、逻
辑严谨的推理过程，而是各种误打误撞、各种偶
然的意外、各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
荫”，以及各种本不该有交集的人物和事件偏偏
就宿命般地交织纠缠在一起，从而引发一系列令
人啼笑皆非、若有所思，甚至目瞪口呆的情节。因
此，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悬疑犯罪剧进行改编
和创作，难免会陷入逻辑推理无法自洽的局面。

第二，小说《低智商犯罪》出场人物繁多，多
条故事线索并行交错，小说中出场的任何一个小
人物都像是故事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在推动
故事运转上皆至关重要。这对于小说的电视剧改
编而言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难点。读者在阅读小
说原著时因为有文字的引导不会感到烦琐的人
物和情节，一旦原封不动照搬到电视剧中，则会
让人感到缓慢、琐碎、冗长。

第三，小说《低智商犯罪》的故事看似荒诞，
但在荒诞之下却有着深厚的现实观照意味，以及
普通人在时代命运裹挟下的生存境遇。或者说，
这部小说在荒诞、黑色幽默、爽文感的背后，有浓
厚的悲剧意蕴埋藏其中。针对这一点，电视剧改
编需要处理的第三个难题在于，如果“放任”原著
悲剧意蕴的影像呈现、盲目扩张甚至主动挖掘，
就会导致电视剧走向过度的沉重和严肃。而如果
完全摒弃原著蕴含的悲剧性，就不得不对其中的
人物身份设定和故事情节进行大幅度“修正”，但
这样一来剧情的喜剧性也会随之消减，处理不好
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不“喜”不“悲”，也不“正”。

“漫画式”改编借其形而化其神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在处理以上三个问题
时，并没有采用“正面强攻”的方式，而是选择了
一种迂回腾挪、举重若轻，依托原著而不拘泥原
著的“漫画式”改编策略。这里的“漫画式”改编并
不是将文学作品改编为漫画，而是充分吸收和借
鉴了漫画艺术中的夸张、变形、反差等表现手法。
在改编理论中，“古典式”改编是“得其神”又“得
其形”，“现代式”改编是“得其神”而“忘其形”，

“后现代式”改编是“借其形”而“化其神”。该剧的

“漫画式”改编策略正是“后现代式”改编的实践
方式之一。虽然小说原著的内容和内在悲剧精神
都没有在剧中得以完全体现和彰显，但如果单独
看改编后的电视剧会发现，该剧自有其独特的叙
事结构、审美特点和价值旨归。

改编者对剧中几乎每个人物都用“漫画式”
手法作了形象处理。剧中的正派“男一号”张一昂
在小说原著中虽然能力一般运气极佳，但其个人
行为表现总体而言也属于合格的普通刑警范畴，
而在电视剧中，则通过各种“走神”“呆萌”“强装
镇定”等夸张的表情设计和随时朗诵诗歌这一颇
具身份反差的行为习惯，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

“漫画式”特征的人物形象。这样的设计虽然让人
物形象走向某种程度的符号化、标签化、简单化，
但最大的好处在于画面感强，直观印象深刻，同
时也巧妙地回避了对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挖掘
和思考。与此相对应，剧中的反派人物富商周荣，
电视剧削减了他在小说原著中官商勾结、精于算
计且城府极深等各种复杂的社会性人设，而是通
过扭曲的表情、狂躁的动作、歇斯底里的喊叫等
将他刻画成一个偏执、狂躁、神经质、严重自我怀
疑的“纯坏”商人形象，这一形象同样也具有“漫
画式”的特点。可以说，正是张一昂和周荣这两个
一萌一邪、一白一黑的“漫画式”人物形象设计，
奠定了他们二人以及身后团队泾渭分明的身份
和立场，而观众在看剧过程中也就不用担心人设
的反转、不用怀疑“内鬼”的搅局、不用思考幕后
的黑手，也不用心系主角的安危，只需享受剧情
本身带来的单纯快乐，这也让这部剧集充满了一
种久违的“成人童话”意味。

此外，剧中其他人物的形象设计也都充满了
各种“漫画感”，如方超和刘直“笨贼二人组”的设
计，一文一武，一粗一细，二人的种种“完美”配合
贡献了该剧最大的笑点。反派团队中胡建仁的
心思细腻却又心狠手辣，是反派团队各种计划的
实际操盘手和执行人，这一人物沉稳阴险和周荣
狂躁浮夸的对比形成一对极具反差感的组合。

“枫林晚”酒店的法人陆一波和周淇的“苦命鸳
鸯”组合也颇具“漫画式”看点，他们身处漩涡中
心，是命案的关键线索人物，却时时发挥“恋爱
脑”本色，在犯罪集团和警察的双重推拉之下还
能“将爱情进行到底”。文物贩子团伙头目朱亦
飞老奸巨猾又装傻卖萌，手下的杀手霍正武力无
敌但冲动易怒，这二人一老一少、一智一力的组
合也是自带“漫画式”的喜感。总之，剧中这些人
物形象都在小说原著的基础上有所修改，但正是
这些经过“漫画式”处理的人物形象在交织推进
剧情的同时，也共同构成了该剧独特的荒诞喜剧
悬疑气质。

扎根现实成为悬疑喜剧的叙事逻辑

成功的喜剧作品一定扎根于深厚的现实土
壤，其中的喜剧表达也一定是从现实中生长出来，
再由创作者敏锐地捕获并在作品中自然地呈现，
而不是刻意生硬地搞笑、弱化人物心智、自以为是
地“造梗”，以及毫无来由地煽情。对于悬疑类电视
剧而言，若让喜剧风格立得住、形成鲜明创作特
质，同样要遵循这一艺术创作规律。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借鉴了“漫画式”的人
物设计手法，角色形象整体偏向符号化、标签化、
简单化，犯罪悬疑推理过程也像是一部“成人童
话”，然而，该剧的喜剧性却并不完全依靠人物形
象的漫画式呈现，而是来源于对真实生活质感的
清晰体察、对烟火人间百态的独特感悟和对社会
现实逻辑的细腻把握。剧集开头，当张一昂的师
傅兼领导给他安排工作任务时，有那么一瞬间他
的思绪是走神的，这里的“走神”并不是刻意设计
只为表现张一昂“神经大条”的性格和行为特征，
而是呼应着当下的“加速社会”中长期机械重复
性劳作的职场环境造成的一种普遍的“失神症”。
方超和刘直的“笨贼二人组”在抢得百万美金和
高级会所的无限消费卡之后，决定去会所疯狂挥
霍消费一番，然而他们对“挥霍”的认识却停留在

“来两箱雪花啤酒”，这看似是一个具有“反转”意
味的笑点，又何尝不是认知与眼界被现实境遇牢
牢桎梏的真实状态。

剧集最后，当所有恶人全部归案，张一昂在众
人眼中“封神”，剧情也即将顺理成章升华为英雄
主义叙事的时刻，他却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不可
思议的决定，不是继续留在三江市警局当“神探”，
而是坚持回到省里去一个不在刑侦一线的后勤部
门工作。剧中的张一昂在这一刻从一个“机械降
神”般的“锦鲤”重新回归凡人，回归真实的自己，
又似乎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剧外的观众：“锦
鲤”的好运不可复制，“成人童话”看完了，平凡的
生活还得继续。那些“追剧”的观众也在这一时刻
恍然照见自身，然后发自心底地会心一笑。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戏
剧影视文学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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